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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编者按:
在世界神话学界,“向后看”视角迄今占据主导地位,阻碍了神话学者对当下社会

现实的充分关注,束缚了神话学的发展。就“神话资源的创造性转化”这一主题而言,
已有敏锐的学者做出了探索,也有先行者取得了出色的成绩,但是总体而言相关研究

较为薄弱。近年来,神话主义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学术影响,但亟待修正、补充、完善,以
推进学科体系的创新,建立源于学科传统,又“朝向当下”的当代神话学。这一语境下,
神话的现代转化路径研究显得特别重要。重构神话叙事的语言文本、表演性重构呈

现、景观叙事与景观生产,是神话转化为教育资本、娱乐资本和经济资本的基本形式。
神话学家必须深究这些转换形式,才能在神话资源转化的过程中有所作为。著名神话

学家、北京师范大学杨利慧教授主持的2018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“中国神

话资源的创造性转化与当代神话学的体系建构”,是她带领的学术团队长期的神话资

源转化实践探索的结果,也是杨教授与中国神话学界互动生成的学术结晶,因此,这一

重大项目的国家立项,是中国神话学界近十年来的标志性学术事件。为此,本栏目与

中国神话学会、杨利慧教授项目团队合作,计划用三年时间,集中刊发国内外神话资源

创造性转化领域的前沿成果,展现当代社会的神话资源转化实践面貌,探索神话传统

的现代应用价值,以期对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产生积极的原

创理论贡献。欢迎专家学者参与讨论。

戏剧表演艺术中的神话重塑

王旭

(山西大学 文学院,山西 太原030006)

  摘 要:当代社会中神话的传承与转化,成为近年来学界研究的热点,其范围涵盖了文学创作、
数字媒介、遗产旅游等诸多领域,却很少涉及神话在表演艺术中的重塑问题。原因在于,学界长期

将神话限定为一种语言艺术,忽视了最早的神话总是与仪式表演相伴而生并催生了戏剧,忽略了表

演也是一种基本的神话形态。基于神话与表演之间的天然联系,在探讨神话在戏剧中的重塑问题

时,不能缺少舞台表演的维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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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一、作为综合表演艺术的神话

一般而言,神话被定义为远古时代产生的以神

或英雄为内容的叙事,解释了宇宙的起源、人类的诞

生、文化的创制以及世界秩序的最初奠定,展现了人

类对世界本源问题的思考和想象。正是由于这种本

源性意义,神话成为文学、艺术、宗教、哲学等思想文

化的源头,在世界各民族文学艺术的发展进程中,提
供着延绵不绝的生命力量和取用不竭的创作素材;
即便到了日新月异的当代社会,古老的神话仍然通

过多元的文化形态被不断重述,并且,伴随着信息技

术的飞速发展和新生事物的层见叠出,神话获得了

更加丰富多彩的阐释空间,在网络文学、戏剧影视、
绘画雕塑、电子游戏、遗产旅游等诸多领域焕发出新

的生机活力。相应的,神话在当代社会中的传承与

转化现象,也成为近年来神话学界的研究热点之一,
许多学者已经或正在进行的相关研究,取得了丰硕

的研究成果[1]。其中,关于神话在文学创作、数字媒

介、遗产旅游、图像景观等领域的转化,均已形成系

列性研究成果,但相较而言,已有成果很少涉及神话

在表演艺术中的重塑问题。这是由于学界长期在语

言艺术的框架内界定和研究神话,所以对神话的文

字书写和口语表达的重视远远大于表演行为。
而实际上,神话-仪式学派早已指出,最早的神

话讲述总是与仪式表演相伴发生,仪式是对神话的

表演,神话则是对仪式的解释,两者共同建构起一个

互动交融的体系。基于此,泰勒(EdwardTeller)将
神话分为“物态神话”(materialmyth)和“语态神

话”(verbalmyth)两种,物态神话即仪式,是最基

本、最原始的神话形式。[2]可见原初的神话并不只是

一种语言艺术,而是一种集语言、行为、音乐等“诗乐

舞”于一体的综合表演艺术。在神话的仪式表演中,
巫师、祭祀、萨满等戴着面具和装饰的神职人员,通
过语言和行为扮演神灵,成为了最早的演员,戏剧也

由此诞生。古希腊戏剧、印度梵剧和中国戏曲这世

界三大戏剧都是在神话的仪式表演中产生的,并且

在后世发展过程中,艺术家们不断对神话进行重新

演绎,创造出许多经典的戏剧作品,今天仍在全世界

的戏剧舞台上创造性地表演。因此,我们长期将神

话限定为语言艺术的做法,人为割裂了神话与表演

艺术之间天然的渊源关系。在文化和艺术大众化的

当代社会中,更多的人们走进剧场,观看表演,神话

也愈加活跃在戏剧舞台之上,呈现出一种具有时代

特征的更为绚丽多彩的“视-听-感”综合表演艺术

形态。
正是基于神话与表演艺术之间的互文关系,以

及神话在戏剧表演艺术中创造性转化的事实,笔者

提出作为综合表演艺术的神话观,讨论神话在语言

文字之外的另一条重要的传承和转化途径。关于戏

剧表演艺术中的神话重塑这一问题,虽然相对缺乏

具有明确问题意识和针对性的研究成果,但也有一

些学者从不同侧面进行过探讨,概括起来大体涉及

三个领域:一是从原型和母题的理论视角,揭示戏剧

创作中反复出现的神话元素;二是在戏剧分类的基

础上,专门展开神话剧的研究,比较分析神话剧在内

容、情节、人物等方面如何进行神话改编;三是关注

神话的舞台展演,尤其是当代戏剧表演中如何借助

多样化的舞台手段,实现神话的多重视听效果。

  二、戏剧作品的神话-原型批评

戏剧是一种通过语言、行为、音乐、舞蹈等形式

来达到叙事目的的综合舞台表演艺术,不过,在文学

领域内,戏剧通常指剧本,是一种由剧作家创作的重

要的文学体裁。所以,关于戏剧创作中神话的传承

与重塑研究,有不少都是在剧本分析的基础上展开

的,最典型的便是戏剧的神话-原型批评。神话-
原型批评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盛行于西方的理论流

派,以弗莱(NorthropFrye)为代表人物。他在《批
评的解剖》中系统阐发了原型批评理论,其理论追

求,是力图发现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的情节、意象、
人物、叙事结构等原型,而所有原型都可以追溯至古

老的神话。原型批评广泛应用于文学艺术和文化现

象的分析和阐释,其中也包括戏剧领域,只是相较于

文学作品而言,成果不甚丰硕。
虽然国外不少学者论及过神话之于戏剧的原型

意义———例如,哈里森(JaneHarrison)等神话仪式

学派的学者认为,神话是对仪式的叙述和解释,仪式

在褪去巫术和宗教色彩之后演变为戏剧,因此戏剧

是对神话和仪式原型的再现和创造[3]———但大多是

一些夹杂在神话仪式研究、戏剧史研究等其他问题

中的观点阐述,缺少整体性的理论建构。我国学者

胡志毅《神话与仪式:戏剧的原型阐释》[4]一书,是较

早运用神话-原型批评来系统研究戏剧的著作。他

将古今中外戏剧均纳入研究视野之内,在对中外戏

剧史的整体观照中探讨戏剧原型。全书分为上中下

三编,分别讨论了戏剧原型的生成、戏剧原型的本体

和戏剧原型的体验三个问题,具体涉及原型的仪式、
神话、类型、意象、人物、结构、舞台、演员和观众等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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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层次,最终目标是构建一门“戏剧原型学”或“戏剧

人类学”。此后,相继出现了一些戏剧原型的整体性

论著,如章俊弟《神话与戏剧:论中国戏剧中的人神

恋神话原型》[5],在中国古代戏曲和近现代话剧的整

体史基础上,以神话中的女性神灵形象为出发点,阐
释人神恋原型对中国戏剧创作的影响。李祥林《精
卫原型与中国戏曲》[6]一文,对中国古典戏曲中重复

出现的精卫神话展开原型分析,概括出精卫化鸟、填
海复仇的物化再生和女性复仇主题。后来,他又撰

文结合女祖崇拜与尊母情结、超人原型和英雄故事

母题,阐述了女娲神话对中国戏曲的原型影响,这些

论文被收入其著作《戏曲文化中的性别研究与原型

分析》[7]之中。田美丽《中国现代戏剧原型阐释》[8]

聚焦于中国现代戏剧,从戏剧的类型、主题、人物塑

造、意象等方面阐释了神话原型的置换变形。陈仕

国《戏剧原型论》[9]一文提出,文学性与剧场性是戏

剧互动共生的两个方面,戏剧原型贯穿于戏剧创作

到接受的过程之中,学者的原型批评不能仅关注戏

剧的文本形态,也要考虑到戏剧的舞台演出形态。
除了基于戏剧史的神话原型整体性研究之外,

更多成果集中于对经典剧作家和作品的个案分析。
纵览中外戏剧史会发现,很少有完全不受古典神话

影响的剧作家。从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埃斯库罗

斯、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,到文艺复兴时期伟大

的剧作家莎士比亚,再到高乃依、莫里哀、伏尔泰、歌
德、拜伦、雪莱、易卜生、王尔德、萧伯纳等西方戏剧

史上不同阶段的代表人物,其创作中都能寻找到古

希腊神话的影子。中国戏剧界亦是如此,郭沫若、熊
佛西、濮舜卿、田汉、李健吾、曹禺、吴祖光等剧作家

的作品也深受中西方神话的影响。关于这些经典剧

作的神话原型,学界讨论较多的是《哈姆雷特》和《雷
雨》,形成了一定数量的研究成果,如《莎士比亚四大

悲剧中女性的古希腊原型》[10]《一部戏剧化的英雄

史诗———<哈姆雷特>的神话原型理论解读》[11]《<雷
雨>与神话原型:曹禺戏剧新论之一》[12],等等。此

外,其他剧作家的作品也有不少论及,如尼日利亚剧

作家沃莱·索因卡(WoleSoyinka)《森林之舞》《路》
等剧本中反复出现约鲁巴神话原型[13],美国剧作家

尤金·奥尼尔(EugeneO'Neill)对复仇、乱伦、追寻

等古老的神话母题进行全新阐释[14],威廉·巴特

勒·叶芝(WilliamButlerYeats)、玛丽娜·卡尔

(MarinaCarr)等一批20世纪爱尔兰戏剧家以不同

方式重写古希腊悲剧[15]。
概言之,戏剧的神话-原型批评从文学人类学

的视角,对戏剧作品中反复出现的神话原型进行剖

析,但该理论不仅强调原型的复现,还将神话视为一

种充满多种可能性的胚胎,强调原型对戏剧创作的

孕育和生成功能,这就使我们在寻找永恒形式的同

时,看到神话生命的创造力。不过,这类研究一般以

对原型的溯源为主,对当下神话创造性转化的变化

讨论不足,且主要是一种文学视角的文本批评,较少

涉及戏剧的舞台表演。此外,在原型层面上讨论戏

剧对神话的重塑,将含有英雄、弃妇、复仇、乱伦、追
寻等主题的作品全部纳入研究范围,一定程度上使

研究对象过于宽泛,削弱了问题的针对性。

  三、神话剧的内容改编分析

根据题材的不同,戏剧可分为神话剧、历史剧、
社会剧、家庭剧等多种类型。神话剧以古典神话为

题材,其与神话的关系不只存在于原型的变形置换

上,而是直接取材于神话,套用神话的情节和人物,
重构戏剧内容。从这一点来看,神话剧的创作更贴

近神话本身,更加明显地体现了神话在戏剧中的创

造性转化。
西方的神话剧可以追溯至古希腊悲剧,其共同

的特征是剧作家往往会赋予神话新的解释和生命意

义。他们通过对神话题材的再创作,建立起极为丰

富的主题,包含了政治、宗教、伦理道德以及心理等

各种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问题,展示人们的社会生

活图景[16]。最经典的作品有埃斯库罗斯《被缚的普

罗米修斯》《俄瑞斯忒亚》《七将攻忒拜》,均为三联神

话剧;索福克勒斯《俄狄浦斯王》《安提戈涅》;欧里庇

得斯《美狄亚》《希波吕托斯》。古希腊悲剧深刻影响

了后世的戏剧创作,借神话反映重大社会问题,成为

欧洲悲剧创作的主要手法之一,所以,西方的神话剧

一般都是悲剧。经典的古希腊神话被不同时代和国

家的剧作家反复改编和重塑,不断赋予变化着的时

代意义。关于经典的改编,廖可兑《西欧戏剧史》[16]

在对西欧各国戏剧史的整体梳理中,夹杂了大量例

证。例如,公元前四百多年创作的古希腊神话剧《被
缚的普罗米修斯》,在1819年被英国剧作家雪莱改

编为《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》,不仅在剧情上要复杂

得多,而且主题也由展现普罗米修斯为人类所承受

的痛苦,转变为歌颂被压迫人民的反抗和解放精神;
《俄狄浦斯王》和《美狄亚》先后被古罗马的塞内加、
英国的德莱登、法国的高乃依和伏尔泰等剧作家重

新创编。
不过,在辉煌的西方戏剧史上,神话剧一直不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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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流。直到20世纪,在神话复兴的文艺风潮下,明
显出现了一种将神话重新引入戏剧创作的趋势。正

如伊夫·瓦岱((YvesVade)所说:“20世纪的戏剧

常常从古老的希腊神话中汲取素材,以不同的方式

使这些古老的神话为现代艺术服务。”[17]这种现象

也逐渐引起学界关注,《爱尔兰对希腊悲剧的改

编———酒神在爱尔兰》[18]一书梳理了20世纪爱尔

兰剧作家对古希腊悲剧的创造性改编,并对代表性

剧作进行了细致的文本解读。希腊国立剧院艾琳·
蒙特拉基(IreneMountraki)《当代希腊剧作法:现代

剧场寻根与古代神话新生》一文,讨论了当代希腊剧

作家如何“创造性地从古代神话中汲取剧作素材,并
将希腊的社会现实融入其中,试图从文化的根源中

寻找自我”,她将这一创作方法概括为“当代希腊剧

作法”。[19]李华在《让·科克托与20世纪法国戏剧

中神话的回归》中指出,“20世纪法国戏剧史上的一

个显著现象是古代神话的回归”[20],科克托是先驱

人物。文章分析了科克托借用古代神话的原因,以
及《安提戈涅》《俄耳甫斯》《在劫难逃》三部神话剧的

创新之处。
之于中国传统戏剧而言,那些描述天界神仙、地

狱鬼怪的剧目不仅占有相当比重,而且广受民众喜

爱。正由这一特点所决定,神话历来是中国戏剧创

作的重要素材,为戏剧题材、人物、精神、表现形式等

提供了丰沛的滋养,同时形成了大量的神话剧。张

生筠在《中国戏曲的神话戏》[21]一文中较详细地梳

理了神话戏的历史进程,总结了神话戏在宋元明清

和近代社会中呈现的阶段性特点。他指出明清以

来,神话戏的剧目大量增加,表演艺术水准明显提

高。戏剧艺术大师梅兰芳也改编了许多神话戏,包
括《开天辟地》《嫦娥奔月》《哪吒闹海》《八仙过海》
《洛神》《瑶池会》等。还有一些针对神话剧的具体形

式和剧目的研究,如《蚩尤神话对中国戏剧文化的影

响》[22]讨论了黄帝战蚩尤的神话对蚩尤戏形式和内

容的影响,《中华戏曲舞台上的女娲戏》[23]从文人创

作和民间演剧两个方面,细致回顾了中国戏曲史及

地方戏中对女娲神话的改编再造。

20世纪初,受西方话剧影响,中国戏剧完成了

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历史性转变,现代意识强

化,总体呈现出一种写实主义倾向,但是,也有不少

“借古讽今”的神话剧产生,《中国现代戏剧史稿》[24]

中便提到了郭沫若的神话剧《女神之再生》和《广寒

宫》、濮舜卿《人间的乐园》、向培良《暗嫩》等。这时

的神话剧取材更加多元化,涵盖了中国上古神话、古

希腊神话和《圣经》神话。在40年代的战争环境下,
又集中出现了一批通过回溯古老神话来反映社会现

实的 神 话 剧 作,代 表 性 的 有 顾 仲 彝《八 仙 外 传》
(1945)和《嫦娥》(1946)、吴祖光《嫦娥奔月》(1947)
等。吴祖光的神话剧创作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,
张岩《中国现代作家的神话意识研究》[25]一书,专章

讨论了“吴祖光神话剧的双重空间”,将《牛郎织女》
《嫦娥奔月》和《捉鬼传》三部神话剧放置于特定历史

语境中加以分析,阐释了神话剧独特的空间结构。
虽然西方和中国神话剧的创作实践和经典作品

极多,但从神话本体出发,专门讨论神话在戏剧创作

中如何重塑的成果尚付阙如。既有研究一般都是以

戏剧学或文学为本位,分析神话对西方悲剧和中国

戏剧的影响。正是由于缺乏对神话本体的认识和观

照,神话剧的概念泛化,不仅《牛郎织女》《白蛇传》
《天仙配》《宝莲灯》《西游记》等被界定为主要的神话

剧作,许多体现道家思想、反映神仙点化的神仙道化

剧也被纳入其中。关于这些神话剧的研究,与神话

本体的距离渐行渐远。

  四、当代神话剧的舞台展演研究

一部剧本的创作,其最终目的是要搬上舞台表

演,只有经过从文字到表演的创造性转化过程,才能

实现戏剧艺术的完整呈现。文学性与表演性是戏剧

的两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,从戏剧起源与神话的

关系上来看,这两个因素正对应了神话的两种原初

形态,即语态神话和物态神话。因此,本文在开篇就

提出了作为综合表演艺术的神话观,认为探讨神话

在戏剧中的重塑问题,不能缺少舞台表演的维度。
只可惜学界长期以来对戏剧文学性的重视远远大于

表演性,剧本一直是学者讨论的中心。神话戏剧的

研究更是如此,绝大多数成果都集中于剧本的文学

研究范式,极少涉及神话剧本如何转化为舞台艺术

的问题。
众所周知,一个剧本和一场戏剧表演之间存在

很大差异,剧本要经过导演和演员的二度创作,才能

转化为舞台艺术。神话在戏剧中的创造性转化,也
要经历两个转化过程:一是从典籍神话和口承神话

向剧本神话的转化过程,属于剧本创作阶段;二是从

剧本神话向表演神话的转化过程,属于舞台创作阶

段。这两个阶段看似独立,实则是一个神话连续的

生命变化过程,也是戏剧连续的艺术创作过程,所
以,除了剧本的叙事内容之外,灯光、舞美、音效、布
景、场面调度以及演员的表演,都是戏剧舞台创作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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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因素,共同决定着演出的最终艺术效果。关于

神话剧的表演问题,阿蒂米斯·尼尔科(Artemis
Leontis)所著《智慧希腊》[26]在讨论雅典城市化过程

中希腊文化的表演性问题时,专门有“戏剧表演:希
腊众神的现代阐释”一节,谈到20世纪希腊导演康

斯坦 丁 诺 斯(KanstantinosHristomanos)和 伊 娃

(EvaPalmerSikelianos)对神话题材的古希腊戏剧

进行大胆革新,表演时采用白话希腊文,并在传统歌

队中加入民间音乐载歌载舞,利用民间歌舞营造氛

围,力求实现古剧表演的现代化。张生筠《中国戏曲

的神话戏》[21]一文也曾举过梅兰芳的例子,提到梅

兰芳不仅改编了多部神话戏,还不断进行表演的改

革创新,在不同剧作中增加相应的舞蹈设计和舞台

布景,提高演出效果。
近些年来,我国在神话复兴文艺思潮和艺术大

众化的社会语境下,神话被搬上舞台的表演实践与

日俱增。木偶剧《精卫传奇》(2013)、《创世———补

天》(2018),实景音乐剧《嫦娥》(2015),舞剧《长风

啸》(2017),蒲剧《农祖后稷》,淮剧《神话中国之洪荒

时代》(2018),民族歌舞剧《夷水丽川》(2005)、《壮
锦》(2008)、《仰欧桑》(2013)等,都取得了一定反响,
有些甚至走向国际艺术舞台。与此相应,出现了一

些较为集中的研究成果,例如《戏曲神话母题创作的

开掘》一文,对神话剧舞台展演的方法和路径进行了

设想,并提出神话剧的创作应当以符合神话自身特

质的叙事方式和综合手段来完成舞台呈现,才能在

传统与当下审美思维的接续中,重塑神话形象及神

话精神,从而借助戏曲这一民族艺术形式来讲好中

国神话故事。[27]这是为数不多的以神话为本体,讨
论神话舞台表演的成果,只是对具体问题的阐释还

不够深刻。民俗学者王志清借鉴神话主义的理论视

角,以蒲剧《农祖后稷》为研究对象,探讨戏剧表演情

境中的神话主义,与作家文学、遗产旅游、电子媒介

等其他领域的神话主义研究形成呼应,具有一定理

论深度。[28]汪宇明、马木兰从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旅

游产业相结合的视域,通过湖北恩施旅游景区内神

话实景剧《夷水丽川》开发和表演实践的个案分析,
总结了神话表演转型为旅游产品的路径。[29]国家大

剧院的舞美设计赵晓宇撰文论述贵州民族歌舞剧

《仰欧桑》的创作设计过程,为少数民族神话的舞台

艺术呈现提供了一个生动案例。[30]黄羽、郭剑华则

从艺术评论视角分析了神话歌舞剧《壮锦》在情节人

物塑造和舞台展演过程中的神话再造。[31]

  五、结语

学界对神话在戏剧表演艺术中传承与转化的研

究,形成了一些共同的倾向与不足。第一,已有成果

涉及到神话的剧本和表演两个层面,但显然学者对

剧本的研究热情更高,作品人物、情节、结构、原型的

文本剖析和比较是主要研究方法,缺乏从艺术表演

层面的系统探究和深入阐释。即使近年来出现一些

针对神话舞台表演的论述,也大多停留于表象的简

单描述,这与当前活跃兴盛的神话表演实践不相匹

配,暴露了理论滞后的缺陷。第二,戏剧表演中神话

的创造性转化这一问题超越了神话学、戏剧学和民

俗学的单一学科范畴,需要跨学科的合力探索。不

过,目前绝大多数成果均来自于戏剧学或文学领域,
极少看到民俗学者的发声。这就造成一种情况,即
虽然不少成果都在讨论神话对戏剧创作的影响,但
神话到底是如何被改编和转化的? 在从神话到剧

本,再到表演的过程中,神话的表现形式、生产机制、
转化模式是什么? 神话戏剧的表演与观众体验之间

的关系如何,能否承担起集体记忆重构的功能? 这

些以神话为本位的核心问题并没有得到有力探讨,
我们的后续研究还有很大的探索空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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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,架构整本小说主要人物关系的基础,鲁迅的《故
事新编》为了反讽人类的愚昧无知、自私自利,仍在

利用女娲造人补天的神话来表达。这说明,即使在

同一存在形态内部进行神话的改编或重新讲述,不
同的人仍能讲出不同的意味,神话资源的转化魅力

无穷。
对于傈僳族来说,从清末至今,众多的傈僳族书

面神话也很丰富,彼此之间或许已有重述或改编的

关系,即使没有这层关系,也为后世提供了向其他存

在形态转化的基础。

  三、结语

罗兰·巴特说过,神话是一种言说方式,“它除

了口头言说之外,还可以是其他事物;它可由文字或

表象构成:不仅写下的言辞,而且照片、电影、报道、
竞技、戏剧表演、广告,这些都可以用作神话言说方

式的载体”[1](P140)。“任何打破神话既定生存状态的

行为,都可能促使神话之再生‘神话’。”[2]本文所说

的神话的存在形态与罗兰·巴特所谓的“言说方式”
有些类似:神话可以有不同的载体,而载体是可以变

换的。
神话作为一种叙事,根本上是由各种各样的文

本表现的,但叙事又可不受文本的局限。换句话说,
神话本质上是故事,而故事具有独立性,独立于它所

运用的媒介和技巧。所以神话可以是书面文字,可
以是日常口语,还可以是某种实物或虚拟物,可以被

雕塑、被表演、被演唱,等等,总之,只要其存在形态

发生了变化,神话作为资源就实现了转化。
神话将传承不息,神话资源的转化也将永无止

境。人总是要知道自己是谁,从哪里来,然后才能判

断自己将要到哪里去,“到哪里去”才是人生的终极

意义所在。而“我是谁”和“从哪里来”是赋予人生意

义的前提,弄不明白这两个问题,也就无法回答最后

一个问题。神话就是古人留给后人的可以赋予人生

意义的魔法棒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人一定会持续不

断地讲述神话,世世代代地讲下去,神话的资源转化

也将因之永不停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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